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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新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通过不断强

化联系与互动，形成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时至今日，全球化

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并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全球化形成于何时？

有一种叙事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人类文明互联的开端、全球化的起

点。实则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便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

次系统性文明对话。自1405年起，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建立起横跨印度洋的

贸易网络。古老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技术传播

到南亚、中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通过物质交换、货物流通、文化交流等，将

中国理念及社会制度广泛传播，搭建起亚洲、非洲、欧洲文明互鉴的立体网

络。古老的中国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以其强劲的东方力量最早登陆

全球化的大舞台。

欧洲大航海时代后，人的流动主要是
欧洲人流向世界，与此不同，以古代中国为
中心的全球化，人的流动更多的是朝向中
国。在中国，特别是唐宋元三代是拥有强
大文化自信和制度包容性的文明中心，吸
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定居、经商，甚至出仕
做官。他们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繁荣
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
桥梁。

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族群交融。粟特人
是丝路上的“商业民族”，他们在长安、撒马
尔罕之间建立贸易网络，甚至在中国朝廷
为官。唐代安史之乱揭示了全球化所带来
的风险。安禄山作为粟特—突厥混血，在
边贸集市长大，他精通“六蕃语”，能无障碍
地与中亚地区的将领和商人沟通。安禄山
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其河北地
区是唐朝与东北亚、中亚贸易的枢纽，这里
胡商云集，汉胡杂居，经济繁荣，文化交融，
对中央的儒家正统文化反而较为疏离。安
禄山能在这里积聚反叛的资本，正是因为
他掌控了这个全球化经济的通道。安禄山
率领一支8000人的精锐亲军，由同罗、契
丹、室韦等胡人组成，这支部队不是基于民
族认同，而是基于个人效忠和利益驱动。
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冲
突，也表明唐朝的开放政策成功吸引了外
来人才与财富，但其帝国治理模式却未能
完全适应和消化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揭
示了唐王朝作为一个全球化帝国的内在张
力与脆弱性。

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张骞“凿空”西
域，开通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通道，此
后，汉朝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往来多达
十余批，少则五六批，使团规模大者数百
人，小者百余人。唐宋元明时期，阿拉伯和
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泉
州、扬州等港口城市，将中国的瓷器、丝绸
等运往西亚和欧洲，再将乳香、没药、珍珠、
象牙等运到中国。从长安、洛阳到敦煌、凉
州，都有粟特商人的聚落。在文化宗教传
播过程中，法显、玄奘等中国僧侣西行取
经，鸠摩罗什、马可·波罗等东来。郑和船
队不仅载有士兵和水手，还有翻译、医生、
工匠，一些船员留在了东南亚，成为早期华
侨。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
唐朝长安人口超百万。长安设有波斯邸、

粟特坊、大秦寺等机构，供外国使节、商人、
僧侣、留学生等居住，允许景教、祆教、伊斯
兰教自由传播，与中原文化交融形成独特
的盛唐气象。

入仕为官。外国人可通过军功、科举
或因特殊技能被征召，在中央政府或地方
担任官职。高仙芝是唐朝著名军事将领，
高句丽人，其父为归附唐朝的高句丽将
领。高仙芝后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
兵马使，曾率军远征中亚。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在元朝为官
17年，其《马可·波罗游记》极大地激发了欧
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大量的色目人，包括
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进入元朝政
府担任要职。至明朝，对外政策奉行“朝贡
体系”和“海禁政策”，因此，外国人在明朝
的活动大幅减少，不再像元朝那样轻易地
进入官僚体系核心，而是更多集中在科技
交流、军事顾问、宫廷服务以及有限的民间
贸易等领域。明朝以及明末清初一些耶稣
会士进入朝廷，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龙
华民等，参与历法修订。郑和下西洋时从
东南亚带回一些幼童，其中一部分入宫成
为宦官，特别是来自暹罗（今泰国）的宦官，
在宫中担任翻译、侍从等职，是明朝与东南
亚朝贡往来中的重要沟通桥梁。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及，随着人的
流动，疾病也开始跨大陆传播。例如安东
尼瘟疫，病毒的源头来自中亚，通过丝绸之
路的商队和军队传入罗马。公元2世纪，
罗马帝国军队在镇压东方叙利亚的叛乱
后，将瘟疫带回罗马，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
量减少，重创其经济与军事实力，被认为是
罗马衰落的起点之一。这是欧亚大陆通过
丝绸之路实现互联后的一次早期全球化灾
难。再比如黑死病，14世纪蒙古帝国庞大
的贸易网络和密集的驿站系统，为黑鼠和
它们身上的跳蚤提供了传播途径。这场瘟
疫在数年内夺走欧洲很多人的生命，引发
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宗教巨变。黑死病在
短时间内肆虐欧亚非大陆。黑死病的全球
性传播提供了最残酷但也是最客观的证
据，标志着东半球的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
高，已经形成全球化的东方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来源：
《学习时报》）

世界上最早的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
洋贸易，是中国发起的。公元前138年，汉
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由此逐步连接起中
国与中亚、东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
贸易网络。

中国的铸铁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
亚，使大宛等国的冶铁业得以发展。《史记·
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得汉黄白金，辄以为
器，不用为币”，反映出中原冶金技术对西域

经济结构的改造。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特
别是瓷器，更成为欧亚非大陆系统性交流网
络的明星商品。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出
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开辟了南海至印度洋
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明代郑
和七下西洋，开启了亚非大航海，将海上丝
绸之路推向巅峰。随之而来的是“郑和大交
换”，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稻米、桑
蚕、柑橘等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南亚、东非

贸易网络，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联动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古代
中国享誉全球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
路传入东亚、南亚、中亚，又通过阿拉伯人
或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四大发明的
传播直接改写了世界历史轨迹。

造纸术在西汉出现，用麻和丝絮等作
材料，纸张质地粗糙。105 年，东汉蔡伦
改进造纸工艺，造出轻便耐用的蔡侯纸，
纸张逐步取代竹简和绢帛，成为文化传
播的核心载体。日本在唐朝时期通过遣
唐使和留学生等渠道，学习了中国的造
纸技术，并将其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造
纸业的发展。造纸术向西域的传播则借
助于丝绸之路。汉朝时，西域各国与中
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造纸术随之传入
西域，一直到达了中亚的波斯等地。波
斯人又将其传播到西亚的阿拉伯国家。
1150 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萨狄瓦建立
了欧洲首个造纸厂，随后意大利、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造纸厂。造
纸术为文艺复兴的知识传播提供了廉价
高效的媒介。

火药的前身是炼丹术，唐代《太上圣
祖金丹秘诀》记载了火药配方，称之为“着
火的药”。9世纪，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宋
朝设立火药作坊，系统生产火药箭、火枪
等武器，南宋“突火枪”标志火器时代的开
端。蒙古西征将火药传入欧洲，火药的军
事化应用，瓦解了欧洲骑士阶层，加速了
封建制度崩溃。火药的使用改变了战争
形态，火器革命最终成为王朝换代、权力
更迭的直接推手。

从东汉时期的拓印，到唐朝发明的雕

版印刷术，尤其是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
术，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交流，为全球化的
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印刷术传播到朝
鲜半岛以及日本、越南等地，形成了“汉字
文化圈”，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教育与科学
进步。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成为世界
文明进步和全球化的重要杠杆。

指南针曾是航海时代的核心技术。
中国在唐代出现人工磁化铁针的雏形，宋
代将磁针与方位盘结合，广泛应用于航
海。北宋《萍洲可谈》记载了阴晦天气使
用指南针导航的实例，是世界上航海使用
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宋代航海技术进一
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
非的海洋贸易，泉州、广州成为国际港
口。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了远
达东非的贸易路线。大约12世纪末，指南
针传入欧洲，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正是
依靠中国罗盘技术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
航线。1492年，哥伦布跨洋航行发现新大
陆，开启人类大航海时代。指南针的全球
传播重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版图，促进了
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形成独
特的海洋文化。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领
先全球。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采用水密
隔舱技术，抗沉性远超同时期欧洲船只。
这种技术优势使宋代商船广泛活跃于印
度洋区域。《梦溪笔谈》记载的水密隔舱工
艺被马可·波罗记录后传入威尼斯，成为
欧洲造船业的标准配置。

古代中国的技术突破不仅是工具革
新，更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催化剂。四大发
明成为联结欧亚非的技术链条，深刻地重
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以四大发明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催化全球文明进程跃迁

编者按：中国在全球化起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出了哪些贡献？作为深耕战略研究与理论探索的资深学者，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

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在《全球化的中国启航》一文中，从技术、贸易、文化、制度等多视角阐述了古老的中国如何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

航，以宏阔视野追溯了全球化演进脉络，深刻剖析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逻辑，为读者理解时代变局中的中国角色、把握全球发展大势提供了宝贵指引。

本报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人的流动，行走的全球化

和欧洲，中国成为古代全球体系的终端生产
者与核心市场。不仅如此，在中国商品涌入
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以主动开放的心态，
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与产品。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
的物种商品的大交换，直接推动了全球的
白银环流，引发了第一波的货币全球化。
铜钱、丝绸一度成为东亚、东南亚的“国际
货币”。元朝发行的“中统钞”是世界上最
早的纯纸币流通体系，马可·波罗在游记中
详细记载了纸币的制作和使用。13世纪末
欧洲开始模仿中国纸币，但因缺乏信用体
系未能普及。到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将
大部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创造了一个巨
大的无法由中国国内银矿满足的白银需求
黑洞。日本石见银山是16世纪世界上最
大的白银产区之一。通过中国商人和后来

的葡萄牙人，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换取
中国的生丝、绸缎和瓷器。西班牙在波托
西银矿开采的白银运至马尼拉，与中国商
人交换商品。另一部分美洲白银则被运回
西班牙，然后通过欧洲商人购买亚洲商品，
最终也间接流入中国。由于国内白银短
缺，明朝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进口美洲白银，
白银成为一个将世界各部分捆绑在一起的
系统性力量。白银的流动将美洲的矿业、
亚洲的制造业和欧洲的融资贸易业连接在
一起，形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循环，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无法再孤立
运作。可见，在16—18世纪，白银就是全
球化本身。驱动这个全球白银泵的核心引
擎，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能
力。全球化是一个由东方的生产、需求和
网络所主动构建的漫长进程。

全球化的中国启航（上篇）


